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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士无双：

2003 年，无数中国人都在心里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钟南

山。在人心惶惶的“非典”疫情中，他以战士般的无畏精神与悬壶

济世的仁心仁术，换来了防治“非典”的宝贵经验，成为“抗非”的一

面精神标帜。

2020 年，武汉告急。84 岁的他再次临危受命，面对重大疫情，

一边告诉公众“尽量不要去武汉”，一边自己登上去武汉的高铁，

挂帅出征。

很多人说：看到钟南山，我心里就踏实了。

《人民日报》微博这样评价他：84 岁的钟南山，有院士的专业，

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一路奔波不知疲倦，满腔责任为

国为民，的的确确令人肃然起敬！

医学世家
这样一个有大爱、勇猛担当、

满腔责任、令人心安的勇士，背后

是来自家庭的影响以及父母亲的

言传身教。

1901 年，厦门一户姓钟的人

家抱养了一个男婴，取名钟世藩。

钟世藩就是钟南山院士的父亲。

1917 年，16 岁的钟世藩入读厦门

同文书院，五年之后，他考入北京

协和医学院。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钟世藩

经过 8年的专业深造后博士毕业

并留校当助教。也是在协和医学

院，钟世藩遇到了同样来自厦门

鼓浪屿的护理专业同学廖月琴，

两个身在异乡的同乡人互相仰慕

互为吸引，有情人终成了眷属。

1934 年，钟世藩赴美国辛辛

那提大学医学院学习病毒学，两

年后回国出任南京中央医院儿科

主任。1936 年，钟世藩和妻子廖

月琴的第一个孩子钟南山出生

了，他们成了同事眼中令人羡慕

的幸福之家。因为他出生的医院

地处南京钟山以南，所以父亲为

他取名“南山”。

然而，幸福的时光很短，第二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

争，1937 年“八一三淞沪会战”，

南京遭到日本侵略者疯狂的轰

炸。钟世藩的家不幸被炸塌，一岁

多的钟南山被压在废墟底下，是

死里逃生的母亲和外婆从瓦砾堆

里把他扒了出来，多年以后钟南

山回忆道：据我姨妈告诉我，当时

我的脸已经发紫，再晚一步可能

就救不活了，是外婆和母亲给了

我第二次生命。

抗战胜利之后，钟世藩出任

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并在解放前

夕拒绝执行国民党要他前往台湾

的命令，把医院所有的一切移交

给解放军。解放后，钟世藩出任中

山大学医学院教授，他的妻子廖

月琴则作为创建人出任广州肿瘤

医院副院长，一家人的生活从此

定格在广州。

在广州，钟南山完成了他的

中学教育，1955 年考入北京医学

院，1960 年毕业后留校。文革浩

劫结束之后，1979 年，钟南山赴

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及伦敦大

学呼吸系进修。1983 年，他回国

并担任广州医学院副教授，在一

日复一日的看诊、教学、科研中，

他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呼吸内科领

域的领军人物，于 1996 年 5 月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厦门情结

钟南山的父亲与母亲都是地

地道道的厦门人，母亲廖月琴是

鼓浪屿上名门廖家的后裔。除了

亲人，钟南山在鼓浪屿也有不少

故交。

正直、友善、慈悲、博爱，这是

流淌在厦门人血脉中的精神基

因，他们高尚的品格有如日月光

华。

钟南山院士的堂祖父爷爷是

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先生，他的表

舅林俊卿是著名声乐家，也是医

学博士。他的另一位堂姑婆廖翠

娥嫁给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的父

亲，按辈份算殷承宗也是钟南山

的表舅。

钟南山的舅舅廖永廉是原上

海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回鼓浪

屿后成为原设于鼓浪屿的厦门第

二医院内科主任，1957 年首先在

厦门发现福建省第一例钩端螺旋

体病。他的舅妈陈锦彩一辈子古

道热肠，鼓浪屿人都称她“廖医生

娘”，他们夫妇俩一直深受老一辈

鼓浪屿人的称道和感佩。

诗人舒婷在她的散文集《真

水无香》中记载了一件陈锦彩老

人的往事：仅提陈锦彩，知道的人

也许不多，要是说起廖医生娘（廖

娘），那真是无人不晓。廖娘一辈

子热心参与本岛大大小小事件，

官方的、民间的、教会的、家族的、

邻里的，廖娘总是有求必应，有应

必不吝使力。

上世纪 90 年代初，因看到医

学院的学生只能 3、4 个同学共用

一具人体上解剖课，陈锦彩和爱

人廖永廉专门到厦门市卫生局询

问遗体捐献的情况，卫生局回复

还没有开始这项工作。2007 年，

钟氏家风
对于子女的培养，钟南山也

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子女的

优秀离不开上一辈人的引导，钟南

山虽然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子女相

处，但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

响了子女的品格和习惯的养成，为

他们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钟南山提到，自己能取得今

天的成绩，与父亲的不断鞭策是

分不开的。年少的钟南山喜欢调

皮捣蛋，自己小时候曾受武侠片

影响，模仿“武林高手”从三楼跳

下，伤了腰也不敢向家人提及。

再后来，面对小钟南山调皮

捣蛋犯下的错误，父亲钟世藩在

教导时没有大发雷霆，也没有进

行传统的棍棒教育，只一句语重

心长的“南山，你想一想，像这样

的事应该怎么办”，却令小钟南

山懊恼失眠了一整晚。

他儿时经常去医院，眼见父亲

全心全力治病救人，从不懈怠。受父

亲和母亲的影响，钟南山也渐渐成

长为一名以认真严谨著称的名医。

而在钟南山随后的学医之

路上，父亲的言行更是深深影响

了他的职业追求。为了把自己几

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留给

后来者，钟世藩曾在 75 岁高龄

且患眼疾的情况下，捂着一只眼

睛毅然编写了 40 万字的《儿科

疾病鉴别诊断》。父亲一句“一个

人要为世界留下点东西，他才算

没有白活”，激励着钟南山在医

学领域不断进步。因此，直到今

天，83 岁的钟南山也依旧坚持

奋战在医疗前线，并且保持着良

好的健身习惯。

谈到母亲对自己的影响，他

说母亲身上的人情味自己印象

很深“特别是对家里连衣服都没

有的家庭，母亲总是把家里孩子

的一些旧衣服都给他们，这个从

小一直都给我很深的印象，对周

围的人应该充满同情爱心。”

提及家庭的影响，他说：“一

个人的成长和他的家庭非常有

关系，它是潜移默化的。"

受到父母的影响，在钟南山教

育自己的儿女问题上，更是如此。

对于子女的教育，钟南山秉

持两个原则。

第一，以身作则。“孩子许多

时候的举动会参照父母的行动，

在待人处事中，你要求他做什

么，他就看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父母做的就是表率作用。”

儿子钟惟德小的时候特别

调皮，逃课、打架都有他的份。钟

南山并不以长辈的身份训斥儿

子，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与孩子沟

通，以诚恳的话语来打动儿子。

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对社会的看

法时，他总会将自己的经历与孩

子分享，达到言传身教的效果。

第二，善于发现孩子的优

点。儿子钟惟德总被老师投诉太

调皮，但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

点，就是乐于助人。钟南山善于

将儿子的发光点放大，经常表扬

儿子做的好事。他说：“通过发挥

和发扬孩子的长处，帮助他们建

立荣誉感和自尊心就足够了，孩

子自然会慢慢成长。”

在钟南山的这种鼓励教育

下，钟惟德不断修正自己的错

误，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了一

名专业医生，并且在某些重大课

题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

（综合自厦门市妇联、《在厦门看

厦门》文章）

厦门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委员

会，得知消息后，已经 90 岁的陈

锦彩马上风风火火和委员会联

系，办理了自愿捐献眼角膜和遗

体的手续。如今，已经 103 岁的

陈锦彩依然思维清晰身体健康。

有次记者问陈锦彩老人为

什么鼓浪屿培养出来的人都发

展特别全面，她这样回答：“鼓浪

屿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拥有一种

特质，在掌握自己专业的同时，

还在音乐、体育、文学、外语等领

域有所精通。”

钟南山院士无疑深受这种

特质的影响，1959 年 9 月，在首

届全国运动会上，钟南山以 54.4

秒的成绩夺得男子 400 米栏冠

军，创造了当时的全国纪录。至

今，已经 84 岁高龄的他依然坚

持健身，还能一口气跑 5公里。

“厦门之子”钟南山，与厦门

这座海滨城市的渊源也颇为深，

他曾深情地告白：“我对厦门有

着很深厚的感情，每次听到《鼓

浪屿之波》，我总能想起家乡的

味道。”

“过了 70 年了，我还记得外

婆家五香肉的味道，还有舅舅带

我去沙滩游泳的情景。我在鼓浪

屿最长曾待了三个月，那是

1948 年的时候。”2009 年 9月钟

南山来到厦门，回忆起小时候在

鼓浪屿的时光，并抽空与久未见

的亲戚朋友见了一面。

据厦门本土作家欧阳鹭英

在一篇文章中介绍：钟南山院士

有三位姑妈，一位定居香港（钟

明昭），另两位一直生活在故乡

厦门（钟明秀和钟明贤），三姐妹

都活过一百岁，钟南山院士只要

回厦门，必定会去看望她们。

2015 年，钟南山院士回厦门

到鼓浪屿医院调研，记者问他是

否还记得小时候在鼓浪屿住的

地方，他不假思索就说出“漳州

路 64 号”，那正是他母亲的娘

家。也是在这次调研中，钟南山

特别郑重地在鼓浪屿“给这座岛

留下最美承诺”的倡议书上签下

自己的名字。

钟南山院士对故乡厦门的

情怀，就是这么深情。现在故乡

厦门不仅还有他的亲人，也是他

父母的长眠之地。1987 年他父

亲钟世藩去世，按父亲留下的遗

嘱，钟南山把父亲和母亲的骨灰

合在一起撒到故乡厦门的海面

上。

有一年受邀回厦门举办讲

座，结束时现场突然响起厦门人

最熟悉的旋律《鼓浪屿之波》，

原来是从钟南山院士电脑中传

出来的，他把《鼓浪屿之波》作

为讲座的结束音乐。“我和老伴

都喜欢这首歌，一听到它，我就

能想起家乡的味道。”钟南山院

士说。

回想起自己多次回厦的经

历，钟南山曾感慨地表示，他对

厦门、对鼓浪屿有着一份特殊的

感情。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永远

不会忘却，不会随时间而变化。

年厦门，钟南山院士

和舅妈陈锦彩（前）在鼓浪屿


